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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伟

在美国访学期间,笔者所在的莱斯大学
位于美国西南部经济中心休斯敦,其占地面
积约265英亩(大约1100亩),在2013-2014学年,学
校全部本科生加上研究生只有6628人,与国内
动辄学生几万的大学比起来,可谓一个“袖珍
型”私立学校。

该校规模虽小,但学术声誉很高,在全美
大学综合排名第17位,也被很多人称为“南方
哈佛”。

莱斯大学建于1912年,由当时得克萨斯州
的棉花富商William Marsh Rice捐资建立,一开
始名为莱斯学院,1960年改名为莱斯大学。这
里景色优美,校园里种满了橡树,草坪遍布学
校各处,小松鼠们早已熟悉了学校的环境,无
拘无束地在校园里跑来跑去、追逐打闹。而其
中地中海式风格的建筑在全美大学中也很有
特点,自然吸引了众多游人,甚至常见到有新
人来此拍婚纱照。然而,跟多数美国大学一样,

这里却没有围墙。
当然,没有围墙并不意味着学校没有门。

事实上,整个莱斯校园一共有大大小小27个门
(出口),其中有些门是开放的,有些门是在特殊
情况下疏散人群备用的。不管哪一个门(出口),

只要当时是开放的,一般都没有安保人员检
查证件。要知道,美国人力资源费用很高,警察
都不够用,估计校方也就舍不得在门口设置
安保人员了。

一条沙土路围绕整个校园,路一边是校
园的草坪、树木,另一边则是城市道路。这条宽
两到三米、周长约6公里的沙土路,一方面起到
了边界的作用,把校园与城市区分开来；另一
方面,也无意中成了莱斯师生及附近居民重
要的健身场所。每天从天蒙蒙亮一直到晚上
太阳落山,这条路上总是人影不断,除了莱斯
的师生,经常来这条跑道健身跑步的还有白
发苍苍的退休老人,甚至有刚生完孩子就推
着婴儿车出来瘦身的年轻辣妈。到了周末更
是熙熙攘攘,其“盛况”一点儿不亚于国内大妈
跳广场舞的场景。

在这条路上慢跑一圈需用时40分钟到1

个小时,由于休斯敦夏季天气炎热,校方为跑
步者考虑得很周到,特意安装了两个直饮水
龙头。有意思的是,由于有很多人边跑步边遛
狗,为了给狗狗解渴,每一个饮水点下面还设
有几个狗狗专用的饮水碗。

跨过这跑道,任何人都可以进到莱斯大
学校园内。如果把车停在外边,步行进入,你就
可以自由游览。如果你开车进入,那一定要注
意,要找到专门对来访者开放的停车场,如果
随便在校园道路上停车,就有可能被贴罚单。
如果是团体参观游览,组织者可以与莱斯校
方取得联系,提前预约好来访时间,校方会为
参观者提供免费的志愿者导游。

在校园里,游客可以随意漫步,沿途欣赏
漂亮的地中海式建筑,跟不时跑到跟前的小
松鼠打招呼。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那
么也有一个好去处,可以到拥有约350万册图
书的莱斯大学图书馆参观。尽管这是私立大
学,但校外人士只要拿着有效的身份证件,便
可进入其中参观和阅读书籍。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莱斯大学有一个
三层体育馆和游泳池,还有一个标准的橄榄

球场地。在体育馆内,有各种各样的健身设施
和球类场地。场地是收费的,本校学生可以办
不限次数的健身年卡,仅需300多美元,对本校
老师和职员的价格则要翻番。校外人士也可
以来此健身,只是不可以办卡,每次的进场费
是5美元,也不过是一个汉堡或者两杯咖啡的
钱。一般来说,莱斯大学附近社区大都有健全
的健身机构,所以,很少有外人到此“蹭”场馆
用。

当然,也有人担心学校的安全问题,本来
休斯敦的治安就不好,学校没有围墙,也不检
查相关证件,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其实,这大
可不必担心。一方面,莱斯大学紧挨着休斯敦
医学中心,其周围都是高档住宅小区,这些地
方警力充足,安全工作做得很好。

总的来说,像美国其他高校一样,没有围

墙的莱斯还是很开放的。对于莱斯这样的私
立学校来说,与本地社区保持良好的关系也
很有必要。100多年前,富商莱斯先生捐建这所
大学时,就已经表明这所学校是作为礼物送
给休斯敦这座城市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莱斯大学从诞生开始就不能把自己与社
区隔离开来。同时,作为私立学校,其经费来源
除了学生的学费,还有一大部分是来自社会
各界精英人士的捐款,截止到2014年7月30日,莱
斯捐赠基金总额大约有55 .3亿美元。如果不能
跟社区处理好关系,其社会声誉将会受到质
疑,也不利于学校的筹款工作。因此,敞开大门,

与社区积极互动,也就成了莱斯大学生存发
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作者为齐鲁晚报国际新闻部编辑、
美国莱斯大学访问学者)

碎碎念

□董庆利

当然 ,学术死磕派会认为这是
伪命题。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
观点 ,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
利。换句话说 ,人人都有发言权。这
里我不想涉及一些敏感词 ,只想说
说在当前信息传播迅速的年代 ,有
时流言和谣言满天飞 ,“有关部门”
和”明星专家”的话语也被批驳、误
解或者嗤之以鼻时 ,什么样的人发
出的声音才有更高的可信度或者影
响力。

一般来说 ,当某种资讯为公众
所关注时 ,如果定义为流言或谣言 ,

为了防止以讹传讹 ,在相关领域里
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是最有发言权
的 ,比如转基因安全,比如大气污染,

比如地震预测。然而当今的学科门
类愈加精细化 ,每个人包括每个专
家都不可能做到“老百晓”,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的人在现实中并不存
在。我们常说隔行的教授也不过是
高中水平 ,因为你懂卫星上天不一
定懂得田间管理 ,你懂汽车原理不
一定懂电商运营。

求道于对应的领域内专家 ,相
对于公知、媒体、官员是更靠谱的 ,

然而 ,无奈的是 ,除非记者上网搜到
专业研究论文 ,钻进实验室找到这
些研究论文作者 ,“逼迫”他们作为
业界行家发声解读或辟谣 ,否则 ,教
授们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除了
同行评议,还是处在“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境地。

再者 ,同一学科门类的研究方
向也是更加精细化,隔行更如隔山。
我常被朋友问及 :你不是食品专业
教授吗 ,怎么不知道吃什么好呢?我
无法对自己研究方向以外的食品安
全信息进行鉴别,只对一种食品、一
种工艺甚至一种细菌、一种操作熟
悉 ,术业有专攻 ,我除了对自己在研
的课题相对自信、稍敢于发声评论
外 ,其余的都只能模仿官方式回答

“无可奉告”。
然而 ,当媒体面对突发公共事

件时 ,能够迅速找到最适合的专家
教授去求证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大
多数时候媒体找到的貌似专业的教
授、研究员——— 他们虽以频出镜、频
发声、粉丝甚众而走红——— 其实在
业界并非学术大牛 ,也许他们依靠
的还是好口才、好文采或者强大的
某百科。

再次 ,有发言权的专家因为怕
拍砖 ,怕记者和主持人曲解 ,怕发表
科研界尚无定论的观点 ,甚至怕被
某些打假斗士盯上 ,宁肯选择息声 ,

宁肯回到实验室管好自己科研的一
亩两分地更安全,本来,吃苦耐劳、甘
愿坐冷板凳就是科学家的基本素养
嘛。于是,又坐实了媒体和公众眼中
的专家不发声而显得自恃清高、拒
人以千里之外的印象。

在这一点上 ,最近网上热议的
复旦教授与某知名前主持人辩论 ,

视频中这位教授怯生生地说出一个
自己并不是很有把握的转基因问题
的答案时 ,值得大大地点赞 !其实这
才是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真实状态 :

严谨、务实、负责 ,或许再加上一点
不善言辞和较真。当媒体、公众甚至
大学生为某些化身正义和责任代言
人的非科学家欢呼时 ,某种程度上 ,

其实是对明星光环和诡辩擅长者的
趋同 ,是对真正献身科研的专家教
授们的藐视和无知。

并无真正发言权的人引导了公
众认知趋向 ,有专业背景发言权的
人反而无言地沉默 ,是造成很多流
言和谣言盛行的原因之一。一方面
我们尊重每个公知、民科(民间科学
家)、网络大V、网民发出声音 ,一方
面我们要认识到话语权并不一定代
表着权威和公正 ,点击量也不一定
代表着可靠和正确 ,没有高大上更
无永远伟光正 ,更多时候有对应研
究方向的主流科学家的公正性和可
靠性更高些 ,只是 ,各位“砖家看客”
少些拍砖和喝倒彩可否?

(本文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副
教授)

什什么么样样的的人人
有有发发言言权权

名家言

他他们们也也是是““富富二二代代””

□刘天放

也许不少人会认为,以前的“富二代”与当
下的“富二代”没啥两样,无非是些坐享其成或
胸无大志之类。不过细读一些史料,才感觉过
去的“富二代”中还真有不少抱负远大之人,如
清末民初的一些“富二代”,他们视金钱如粪
土,不少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或投身革命,或
去追求崇高的理想。记忆中,彭湃、殷夫、赵一
曼、毛泽东、周恩来、吴焕先、刘格平、向警予、
艾青、罗广斌、林觉民、叶剑英等等,都是富裕
或比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中共早期的很多
党员都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但他们最终
还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上了革命之路,

因为他们信仰公平和正义,或信仰马克思主
义,认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革命先驱彭湃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
位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人出
身工商地主家庭,却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
己任,被家人骂为“逆子”。他自述家况是:“被
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
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
个农民做奴隶……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
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
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怕他“败家”,亲兄弟们
分产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手
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
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
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在那样一个昏暗的
年代,彭湃就有如此气魄和胸怀,难怪日后他
成为农民的杰出领袖,即使被捕后也依旧怀

着这样的信念慷慨赴死。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同样令人震

撼,黄花岗烈士中多是“富二代”。那么多“富二
代”都投身革命,一方面证明清朝统治已丧失
人心,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年轻“富二代”的远见
卓识,还可窥见有追求的“富二代”在当时绝非
凤毛麟角。他们飞蛾扑火般的决绝、选择革命
和敢于赴死的勇气,就是当时黑暗中国的火
种。回望辛亥,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强邻虎视,民
不聊生,内忧外患与日俱增。凡有志之士,无不
主张推翻专制腐败的政权,革除暴政,通过民
主共和拯救中国。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3月29日),孙中
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百余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及海外留学生在黄
兴的带领下强取两广总督署,与清军经过一
昼夜的激战后,终因寡不敌众,革命失败。事后
革命党人潘达微冒险收殓烈士遗骸72具,并将
其葬于广州东郊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
二烈士(实际死难者,数倍于此)。据史料载,参
加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

岁,其中9人是留日学生。这些19世纪的年轻海
归,均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为民族的自由
和复兴,放弃锦衣玉食,割舍万丈柔情,用自己
的生命去敲响苦难深重、满目疮痍的中国之
黎明钟声!

黄花岗烈士中的留日学生林觉民当年才
24岁,他以“亡大清者,必此辈也”的气魄,气宇轩
昂地以死报国。还有年仅25岁的“富二代”海
归方声洞,他起义前留言给父亲和妻子:“祖国
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

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
生,儿虽死亦乐也……”还有曾谋刺摄政王、胸
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的“炸弹大王”、年仅
24岁的喻培伦……

“富二代”大体分两类,一类子承父业、兴家
富族,或坐享其成,或庸碌一生,人生如行尸走肉
者也不稀奇；另一类不甘寂寞和沉沦,以信仰和
理想为导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不能强
求“富二代”都先知先觉,或都那么高尚,但无论
什么年代,有崇高理想和追求之人更能活出人
的尊严和精彩。而庸碌无为的有钱人,不管他们
是富几代,都无法与有理想和信念的富几代相
媲美。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像有一句话很流行:

“先辈们出国带回的是救国良药,而今人出国带
回的是彩电和冰箱。”到了21世纪,无论出国之
人带回的是“洋奶粉”还是“马桶盖”,似都无可
厚非,重要的是要有点家国情怀,有一点崇高的
追求,别总想着自己的那点私利。

辛亥革命早已远去,可民族复兴的大业
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些“富二
代”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内争自由,外求独立,用
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爱国
情怀。“舍生取义”成为他们自愿选择的人生
归宿。他们这样做,自然少不了他们对信仰的
坚守、对理想的执着。不时仰望他们,不仅让当
下之人总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那个“小”,还可以
时刻警示我们,一定要学会区分善恶,千万不
要忘记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而什么又是不
应该做的,哪怕自己再富有。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
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莱莱斯斯大大学学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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